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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启超的纪念图书馆思想及其现实意义*

　　作为中国近代图书馆的倡导者、组织者、实践者，梁

启超对图书馆学的贡献不仅仅限于目录学、文献学等领域，

他还赋予了图书馆多元的功能，提出了“纪念图书馆思

想”，并创建了以著名爱国将领蔡锷的表字命名的松坡图书

馆。这是我国近代第一家纪念图书馆，起到了开风气之先

的作用。目前，学界对梁启超创建松坡图书馆的研究颇多，

但多侧重于实践材料的罗列，对其纪念图书馆思想则少有

涉及。有鉴于此，笔者拟对其纪念图书馆思想及其现实意

义进行梳理分析，以推动相关研究的深入发展。

1    梁启超纪念图书馆思想的形成过程

　　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，随着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的加

深，感于“民智”的低下，从挽救民族危亡出发，对民众

素质的强调在当时形成了一股有代表性的社会思潮。梁启

超是这一思潮的领军人物，他大声疾呼“新民为今日中国

第一急务”[1]，把如何启蒙、教育民众作为急迫的思考课题

和行动目标。并且在接触西方文化的过程中，梁启超开始

了对图书馆功能的思考和探索。

　　创办万木草堂书藏是他涉足近代图书馆事业的第一次

重要尝试。在《万木草堂书藏征捐图书启》中，梁启超介

绍了西方图书馆在培养人才方面所发挥的作用，即“伦敦

大书楼藏书至五千余万卷，入楼借阅之人，岁以亿万计，其

各地城邑都会莫不有藏书楼，其藏书至数十万卷者，所在

皆是。举国书楼以千数百计，凡有井水饮处，靡不有学人，

有学人处，靡不有藏书，此所以举国皆学，而富强甲于天

下也。”[2]因此，他与二三同志，聚书而成万木草堂书藏，“以

饷戚好中之贫而好学者”，希望能有力于养成其才，“以备

国家缓急”[2]。1895 年 7 月，梁启超在北京主持维新运动总

机关——强学会时，设立了强学书藏，“备置图书仪器，邀

人来观，冀输入世界之知识于我国民。”[3]

　　在对近代图书馆的探索性实践中，梁启超也在不断地

总结其图书馆观念。1896年，梁启超在其主编的《时务报》

创刊号上旗帜鲜明地提出：“泰西教育人才之道，计有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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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，曰学校，曰新闻馆，曰书籍馆。”[4]所谓书籍馆即图书馆。

在梁启超眼中，作为强国智民的重要机构，图书馆的地位

与学校和报纸同样重要。1899 年 6 月，梁启超在其主办的

《清议报》上译载了题为《论图书馆为开进文化一大机关》

一文，罗列了图书馆的八大利益，认为图书馆不但能“使

现在学校教育之青年学子得辅助其知识之利”，也能“使凡

青年志士有不受学校教育者得知识之利”，还能“使阅览图

书者得加速知地球各国近况之利”、“不知不觉使养成人才

之利”[5]。这表明梁启超已深刻意识到了近代图书馆是具备

普及知识、传授技能等开启民智功能的社会教育机构。

　　通过这一阶段的实践，梁启超对图书馆的认识有了很

大的提高，但这种认识主要来自于书本的介绍。1903年（清

光绪二十九年）2 — 10 月，梁启超赴美洲访问，回来后满

怀激情地撰写了访问的见闻与感受——《新大陆游记》[6 ]。

全书篇幅不长，却 4 次记载了美国近代图书馆的现状，涉

及办馆模式、建馆规模、经费来源、管理方法、服务手段

和社会赞助等多方面内容，这是他第一次亲眼见到美国近代

图书馆的面貌，使他对近代图书馆的了解由抽象到具体[6]。

其中，尤其详细记载了钢铁大王卡内基多年来捐助图书馆

的事情，如“卡氏出身寒微，自其幼时，未尝得受相当之

教育，惟余所至各市，无不见有卡氏所立图书馆者”[6]。卡

内基这种私人捐助建馆、用个人名字命名图书馆以纪念其

善行的方式带给梁启超很大的启发，使他认识到图书馆除

了开启民智外，还可以具有纪念功能。

　　民国肇造，教育部设立社会教育司，掌管图书馆、通

俗图书馆及巡回文库等事项，并颁布了一系列图书馆法规，

要求“各省、各特别区域应设图书馆，储集各种图书，供

公众之阅览”[7]，标志着以“开民智”为主要内容的图书馆

观念在制度上得到了保证，也为梁启超提出为爱国英雄和

著名学者建立纪念图书馆的思想创造了有利条件。1916 年

11月8日，蔡锷病逝于日本福冈医院，梁启超极度悲伤，哀

呼“非夫人之恸而谁为”[8]。在蔡锷追悼会上，他讲到：“蔡

公之美德虽系上天所赋，然国人使人人学习，将来如蔡公

之美德精神均可发扬，而中国亦可渐臻富强，则今日大会

为不虚矣。”[8]为此，他积极寻求一永久事业，既可以纪念蔡

锷将军，又可以使其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精神在青年中广

泛传播。同年 12 月 6 日，梁启超通电全国，称“蔡公松坡，

功在社稷，民不能忘，沪上同仁，议设一纪念图书馆”[9]，提

出建立纪念图书馆的思想。1924 年，在纪念清代著名语言

文字学家、自然科学家、哲学家、思想家戴震诞辰 200 周

年之际，戴震后裔筹建“隆阜东原私立图书馆”，梁启超作

《戴东原图书馆缘起》指出，“邦人士正谋所以讲明先生之

学而衍其绪者，而东原图书馆亦于是经始焉”[10]110，大力倡

导为著名学者建纪念图书馆。

　　梁启超被公推为松坡图书馆的筹办主任，在馆址选择、

馆舍筹建、经费筹集和藏书建设等方面，事无巨细都亲自

筹划，身体力行。经过历时 7 年的竭力准备，1923 年 11 月

4 日，松坡图书馆正式成立，梁启超出任第一任馆长，直至

1929 年病逝。在松坡图书馆的创设过程中，梁启超的纪念

图书馆思想渐趋成熟。松坡图书馆“崇奉松先生栗主遗像，

并广储中西图籍，任人观览，于以仰企先哲，嘉惠后来，籍

崇拜之心，寓鼓励人才之意”[11]146，是纪念馆和通俗图书馆

的结合。可见，梁启超的纪念图书馆思想最大的特征是赋

予了图书馆“培养公德” 和“开启民智”的社会教育功能，

与当时大多数人秉承的以“开启民智”为主要内容的图书

馆观念相比，具有开创意义。

2    梁启超的纪念图书馆思想的主要内容

2.1    纪念图书馆是命名对象的纪念馆

2.1.1    收藏命名对象的有关资料

　　梁启超主张纪念图书馆首先是纪念馆，他亲自撰写了

《松坡图书馆劝捐启》指出，“本馆永存，则蔡将军之精神

随而永存；本馆光大，则将军之志事，随而光大。” [10]29 所

以，该馆应着力收藏命名对象的有关资料，包括实物和书

报，在《松坡图书馆筹办及劝捐简章》中明确规定，松坡

图书馆“除藏书外，凡蔡公遗著、遗墨、遗物，别设一室

实藏之” [12]。

　　据熊月英[13]、郭英[14]等学者描述，松坡图书馆第一馆

所在的快雪堂正殿辟为蔡公祠，供奉着蔡锷将军的灵位及

云南护国运动中牺牲的将领汤睿、戴勘、熊其勋等 8 人的

灵位。殿中的玻璃木盒内陈设着蔡锷的生前用品、文献、手

迹、照片和在护国运动中用过的指挥刀等。该处成为纪念

辛亥革命及护国战争英灵的纪念馆。每年蔡将军的忌日和

12月 25日云南起义纪念日，梁启超都要在这里举行隆重的

祭奠活动。

2.1.2    整理、研究、利用相关资料

　　梁启超主张整理研究蔡锷的相关资料，在经费问题严

重困扰图书馆发展的情况下，仍拨款出版了《曾胡治兵语

录》和《松坡军中遗墨》两部图书。其中，《曾胡治兵语录》

是蔡锷生前所辑清代曾国蕃、胡林翼关于统兵要领的言论，

梁启超为出版此书书写了序文，即“惟此耿耿精神，当留

存于国民隐微之间，可以使曾胡复生，使松坡不死”[15]，从

而点明出书的宗旨就是传播先进精神，给后人留作永久的

纪念。

　　梁启超还经常带学生到松坡图书馆举办讲座，用松坡

等人的先进事迹激励青年，力求达到“登斯堂者，‘高山仰

止，景行行止’，爱国之心油然而生焉”[10]29 的目的。在清华

大学任教期间，据他的弟子周传儒、吴其昌回忆：“先生每

于暑期将近时，约同学诸君作北海之游，俯仰咏啸于快雪

浴兰之堂，亦往往邀名师讲学其间。”[16]

2.2    纪念图书馆是开启民智、培养新民的重要机构

　　梁启超认为，纪念图书馆应广收西学和新学图书，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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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读者公开阅览，在开启民智、培养新民方面发挥重要作

用[12]。他在《松坡图书馆筹办及劝捐简章》中声明：“本馆

藏书分本国书、外国书两大部。本国书凡四库所有者，务

设法以次搜罗完备。除购置外，有以家藏善本惠赠者，最所

欢迎。外国书，英、法、德、俄、日文分厨庋藏。各种科学、

文学之名著，广为采置。其新出版者，随时购取。”[12]在他的

领导下，松坡图书馆馆内藏书近 10 万卷，分为中、西文两

大部分，中文以《四库全书》复本及杨守敬的 24 000 多册

古籍为主；西文包括英、法、德、俄、日等国家的名著，其

中还有专门为留学生预备留学所用的读物。

　　为实现图书文化服务于社会、服务于民众，在梁启超

亲自拟定的《松坡图书馆简章》中明确规定：“备置中外图

书，公开阅览”[11]148，所有藏书面向读者公开阅览。为了方

便读者阅览，他决定定期制作1种读书杂志的单张周刊，介

绍藏书情况和阅读方法，并且把各种期刊也分类编目，以为

读者提供最好的服务；还决定把每周的阅览成绩做成表格，

定期送到《晨报》登出，并一度在第一馆内设立“松坡平民

读书处”[17]，以吸引更多的读者前来阅读。为方便读者，松

坡图书馆还实行了代办伙食的办法[18]，即在清晨开馆时，去

看书的读者只要先在门房里登记后付两毛钱，中午就可以

去食堂吃饭，使读者可以整天安心读书、埋头钻研。

2.3    纪念图书馆的发展要依靠社会各界的支持

　　梁启超认为纪念图书馆是公益事业，其发展应该“庶

仗群力，共襄阙成”。在松坡图书馆的筹办及运行过程中，

梁启超非常注重利用其个人和蔡锷将军的“名人效应”，积

极呼吁并寻求社会各界援助办馆所需经费、馆舍、藏书并

参与管理。

2.3.1    积极争取社会捐赠

　　在松坡图书馆创办之始，梁启超首先致电浙江、江西、

湖北、四川、陕西、河南、云南、贵州、广东、广西、湖

南、江苏等省督军和省长，请求帮助和支持，又在上海《申

报》发《创设松坡图书馆公启》等文，号召民众中“其怀

思蔡公而热心公益者，共策群力，以观阙成”[19]，“所捐不

拘多寡，务求普及，使人人得遂其纪念先烈之诚”[20]，得到

各方的积极响应，陆续收到募捐款数万元，收集图书数万

册。1922 年，又恳请黎元洪总统“于北海内指定地点官屋

拨充图书馆之用，以资提倡”[21]。黎元洪总统给予批准，并

将北海公园快雪堂及西单石虎胡同七号拨予松坡图书馆，

解决了松坡图书馆馆舍问题。

　　此外，梁启超还把视线投向了国外，积极寻求华侨和

留学生的支持。1920年 3月，梁启超以“北京旅美同学会”

的名义组织了一个“图书俱乐部”，将该部搜集到的 6 000

多册外文图书连同“尚志学会”和“亚洲学会”搜集的2 000

多册日文图书全部捐赠给松坡图书馆。梁启超还写信给其

在缅甸任外交官的女婿周国贤，提出：“南洋商界思仰松公

功德者，想复不少，请弟力为募集”[22]，请他带领南洋华侨

为松坡图书馆募捐。

　　为表示对捐赠者的感谢和尊重，激发社会各界捐赠的

积极性，他坚持公开透明的原则，在《松坡图书馆筹办及

劝捐简章》中对捐赠的办法和奖励规则作了详细规定，如

对于捐赠者“芳名和所捐数目登报表彰”[12]，并将捐赠开支

登报公开，详细内容刊印后反馈给各位捐赠者。

2.3.2    吸取社会贤达和知识精英参与管理

　　梁启超意识到人的素质是办好图书馆的重要条件，主

张吸取关注松坡图书馆的社会贤达和知识精英参与管理。

在他亲自拟定的《松坡图书馆简章》中第 2 条规定：“本馆

设干事三十二人，除以创办人充任外，嗣后如有续加干事，

应由干事会多数公推”，第 4条规定：“凡捐助该馆资财、图

书及对该馆特别尽力者，由干事会推举为维持员，”[11]148 遇

有大事商议时，邀请维持员参加共议。这些干事和维持员

来自社会各界，多为资深绩广、在民众中有相当影响的人，

如教育总长任可澄、国立北平政治大学校长江庸、北平民

国大学代理校长徐佛苏等，都做过该馆的干事，留学欧美

归国的大诗人徐志摩、留学日本归国曾任中国银行总经理

的张嘉傲、留美归国任北平图书馆副馆长的袁同礼及孙伏

圆等人都做过该馆的维持员。这些干事和维持员都是“名

誉职，不支薪津”，他们以公益为怀，以其见识和学识凝成

一股合力，为图书馆的发展做了大量工作。

3    梁启超的纪念图书馆思想的现实意义

　　梁启超的纪念图书馆思想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，

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，但在新时期，分析、研究梁启超

的纪念图书馆思想及其在馆藏建设、经费来源和管理模式

方面的经验，对于名人图书馆建设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。

3.1    设置纪念图书馆是解决当今中国缺乏有效名人资

源保存机制问题的良策

　　目前，我国出生于清末民初的一代大家、一些创建新

中国的老革命家等著名人物相继谢世。他们的离去带走了

诸多领域中先知者的光芒，却留下了记录他们人生轨迹的

珍贵史料，其涉猎之丰、内容之珍、孤本之贵，叹为观止。

但由于缺乏有效的名人资源保护机制，加之名人资源又多

具有私人性质，很多珍贵的材料都保存在名人的家人或其

亲友手中，处于自然分散状态，大多缺乏良好的保管条件，

有些即使采用捐赠方式，也往往是部分捐赠，或分散捐赠

到不同机构。这种现状已经造成了一些珍贵档案资料的损

毁、散失，继续下去将会造成更为严重的损失。

　　为纪念著名人物而创建以其名字命名的纪念图书馆，

注重对命名对象相关资源的系统收藏，不仅能收集到珍贵

的历史文化遗产，更重要的是可以安全有效地保存和利用

这些宝贵的历史财富，最大限度地弘扬命名对象热爱祖国、

艰苦创业、敬业乐群、无私奉献的精神风范，传播他们的

科技、文化成果。目前我国仅有少量的纪念图书馆，对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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兴建纪念图书馆的迫切性和重要性，还没引起社会各界足

够的重视。国家应采取相关措施鼓励和指导纪念图书馆的

建立。

3.2    纪念图书馆为进一步提升图书馆的社会教育功能

提供了思路

　　学术大师和革命家等著名人物在人们心目中的知名度、

美誉度、信任度，使与其相关的事物都笼罩了一层光环，从

而使纪念图书馆更容易获取人们的认可和青睐。相对于其

他图书馆，纪念图书馆易于吸引更多普通读者，尤其是青

少年。当代青少年偶像崇拜混乱，令人担忧。社会发展心

理学家认为，就青少年时期的心理变化而言，偶像崇拜可

以是青少年自我确认的重要手段[23]。青少年从自我迷茫和

自我确认的拖延状态中走出来，时常需要经历一些冒险，

不愿意接受任何说教和过早的自我确认，而对一些著名人

物的认同则可促进年轻人的自我思考和励志[23]。

　　纪念图书馆通过图片展览、实物展示、声像资料播放

等形式使读者潜移默化地接受命名对象在学习、为人处事

等方面的良好习惯、科学方法和崇高品德，并将命名对象作

为榜样。纪念图书馆在收藏命名对象资料的同时又收藏满

足读者基本文化需要的资料，使读者陶冶情操的同时能够

获取科学文化知识，进一步提升了图书馆的社会教育职能。

3.3    纪念图书馆为构建公有制为主体、多体制图书馆

共同发展的体系提供了有益的参考

　　长期以来，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主要依靠政府的财

政投入。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，图书馆经费的划拨缺乏规

范性和稳定性，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图书馆的生存与发展。

在近期召开的中共中央十七届六中全会上，中央提出了

“要构建现代文化产业体系，形成公有制为主体、多种所有

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”[24]的要求，强调包括图书馆在

内的文化事业要重视市场因素的作用，采用灵活体制。

　　要想使更多的民众都能够平等、自由地使用图书馆，

现有图书馆必须改变思路、解放思想，利用包括名人效应

在内的一切有利因素，拓宽经费来源渠道，积极争取企业、

海内外社会团体和个人对图书馆的赞助或捐赠，在公立图

书馆之外，大力发展私营图书馆、公办民助图书馆、民办

公助图书馆、企业图书馆和基金会图书馆等办馆模式，构

建公立图书馆为主体、多体制图书馆共同发展的体系。

3.4    纪念图书馆对于吸纳读者的智慧、补充和改进服

务具有很好的启发意义

　　利用纪念图书馆命名对象的影响力，设法吸引来自不

同层面、不同职业的关注图书馆发展的社会力量参与到图

书馆的管理中来，可以使他们积极表达出各种与信息资源

有关的需求，从而使图书馆服务能及时根据社会需求的变

化而变化，增强图书馆活力。

　　随着Web2.0 时代的到来，互联网上的每个用户不再仅

仅是互联网的读者，同时也成为互联网的作者；由被动地

接收互联网信息向主动创造互联网信息发展，这就使关心

纪念图书馆发展的力量不仅局限于社会贤达和知识精英这

些杰出人物，从而使纪念图书馆吸纳更多读者的智慧来补

充和改进图书馆服务成为可能。作为不断发展的有机体，

纪念图书馆必须适应形势的发展，积极鼓励并邀请用户参

与到他们所需要的实体和虚拟服务之中，如允许读者召集

即兴的读书讨论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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